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

策。虽然蒙古萨满教在蒙古宫廷和民间仍占支配地位，但是佛

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自由传教，僧人、道士、伊斯

兰教“答失蛮”、也里可温（基督教）大师同样享受免除赋役的特

权。因此，有元一代，各种宗教相互交叉，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

融合，构成了元代的多元文化奇观。所有这些特点，增加了研究

元代宗教的难度，再加上元代各种宗教的资料大多散记于史册、

蒙、藏文文献和外国人的游记之中，头绪纷繁，查阅费时，致使元

代宗教的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更无人对元代的各种宗教作全

面的梳理和综合研究。

研究元代宗教，首先要了解蒙古萨满教。因为蒙古人对其他

宗教的理解是萨满教化的，而且他们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

的态度，与他们信仰的蒙古萨满教的宽容性不无关系。据《一二

三八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记载，蒙古皇帝的圣旨规定：“和尚根

底寺，也立乔大师（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根底胡木刺（指基督

教寺院），先生（专指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指回教）根底密昔

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底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

差发休交出者。破坏了的房舍、旧的寺观修补者。我每名字里，

交祝寿念经者。我每的圣旨不依的，不拣甚么人，断按答奚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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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噶坚

年，驻

者。”从以上碑文可以看出，蒙古人将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

伊斯兰教“答失蛮”都看做同“萨满”一样的“引头儿拜天底人”。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公社的解

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为“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

积累和发展，至元代已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

有元一代，皇帝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都以萨满主

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占卜以断吉凶。人生大事皆询萨

满，信之甚切。蒙古萨满教的观念内容已渗透到蒙古民族的价值

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成为蒙古民族传统

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

蒙藏民族关系的开端始于蒙古王子阔端。早在

守凉州的阔端就写信邀请西藏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

年 月，萨班赞，

年初，阔端与萨班

衮噶坚赞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

衮噶坚赞举巴和恰那多吉抵达凉州。

一大业作出贡献。

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从此西藏归顺了蒙古，为实现祖国统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

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年，元世祖忽必烈

又将八思巴从国师升为帝师。此后元朝诸帝皆以世祖范例，每帝

必封藏僧为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代百年

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

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

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

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

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

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 月 日迎佛，威仪往

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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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

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

出郭祭饯。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省持羊酒

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其

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有元一代，

可谓藏传佛教的鼎盛时期。

密宗中之

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至大都，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

顶”，讲“那绕六法”，并传“方便道”。所谓“方便道

“男女双修”。元顺帝父子从此荒淫堕落，“广取妇女，惟淫戏是

乐”，“男女同宫，君臣为谑”，乃至不理朝政，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蒙古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亦大受其惠。早在蒙古

征金时，成吉思汗就赐予临济宗名僧海云印简“告天人”称号。其

后，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之重用。曾为忽必烈

之子摩顶立名，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海云印

简之弟子刘秉忠为元代著名政治家，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

中书省事。卒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时，赠太师，

谥“文正”。元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曹洞宗的万松行秀极有盛

名，时人称他为曹洞宗中兴巨匠。他的弟子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

西征。成吉思汗卒后，“深受窝阔台器重，封为中书令。他极力提

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蒙古统治者不无影响。

元代汉地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最为昌盛。临济宗

流行于南方，曹洞宗流行于北方。此外，净土宗、天台宗、慈恩宗、

华严宗仍继续传播。由于朝廷的鼓励，潜心研究佛学和讲学著书

之风大兴。治学有成而被召至京师或委以重任者不乏其人。

所，

元朝历代皇帝，为自己和家人祈福祝寿，都要广建寺院。据

年）的统计：全国寺院凡

僧尼 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从事商业和工

业。经营邸店（商店）、解库（当铺）、商贾舍止（旅店）、酒店、碾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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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于大雪山接

喆卒后，其弟子丘处机开创的全真龙门

和矿炭开采业，致使寺院经济空前发展。在商品经济的红尘冲击

下，真心修行者少，追求财利者多，促成了元代僧侣的入世化，构

成了元代佛教的又一大特征。

元代传统佛教各宗之外，江南还有白莲教、白云宗等教团。

白莲教产生于南宋初年，创始人为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

子元自称白莲教导师，坐受众拜，立足于信仰极乐净土，提倡念

佛，励行素食。白莲教与民间信仰相融合，初为佛教世俗化教派，

逐渐演变为秘密教团。元世祖以来一直把白莲教视作邪教，竭力

加以镇压。仁宗时曾一度准许传教，但至英宗时又进行镇压。

年），白云宗再次遭到禁绝。

白云宗产生于北宋末年，创始人孔清觉。清觉初投龙门山宝

应寺出家，后移居灵隐寺白云庵，开创白云宗。他提倡儒佛道三

教一致，被传统佛教诸宗视为异端。元朝统一中国后，白云宗受

到朝廷的承认和奖掖，专设“白云宗总摄所”。成宗即位后，罢白

云宗总摄所，严禁此宗流行。武宗即位后，取消禁令。元仁宗延

祐七年

派纷起。金大定七年（

宋、金、元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的道教宗

年），王喆创立全真道。金元之际，又

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均

行之于北方。流传于江南的有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

派，分别以江西龙虎山、江西茅山、江西閤皂山为圣地，故称“三

山符箓”。入元之后，上清、灵宝皆归并于正一道。

全真道是宋元之际兴起的一个最大的新道派，其创始人是

王喆，字知明，号重阳。王

派最为盛行。元光元年（

见处机，大悦，礼遇至隆，称他为“神仙”，命掌管天下道门。入元

之后，元廷效法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极为尊崇，予以自由建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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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八年（

年）的僧道大辩

广收徒众的权利，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全真道曾因侵占佛寺，

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元宪宗八年（

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令道士樊志广等削发为僧，诏令全真

道归还侵占的寺产，又令焚毁道藏伪经。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年），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元世祖忽

必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它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的势力受到

进一步的打击和削弱。

流行于北方的太一道和真大道亦得元廷礼遇，元世祖忽必

烈赐太一道四祖萧辅道“太一中和仁靖真人”号，赐太一道五祖

萧居寿“太一演化贞常真人”号，太一道六祖萧全祐和七祖萧天

祐亦皆得元廷所赐真人号。真大道，原名大道教，宪宗皇帝即位

后，特降玺书，赐名真大道。真大道嗣教宗主传至五代入元朝，皆

得元廷所赐真人号，其前四代亦追赐称号。

流传于江南的正一、上清、灵宝三大传统符箓道派，与北方

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教派不同，三山符箓道都持符箓念咒作法，

更容易得到信仰萨满教的蒙古统治者的信服。忽必烈灭南宋后，

遣使召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

服。命主领江南道教，赐银印。次年，封真人。此后，历代嗣位的

正一天师，都得元廷认可，封真人号，袭掌江南道教事。元成宗大

年），第三十八代正一天师张与材受封正一教主，

主领三山符箓。上清、灵宝派便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下。

（穆斯满”，为波斯语

元代伊斯兰教徒称作“木速蛮”，亦作“没速鲁蛮”、“铺速

的音译，即阿拉伯语

回”。元朝境内的木速蛮，大林）。元代汉文文献中通常称为“回

部分是蒙古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所俘的工匠和其他平民，

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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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山府《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

而留居的商人。还有一部分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

后裔。木速蛮移民入居元朝后，仍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

度和习俗。伊斯兰教士“答失蛮”，与和尚、道士、也里可温大师同

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但规定需是“在寺住坐”，别无营运产业

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元廷的保护。木

速蛮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专设“回回哈的

所”，掌管木速蛮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其自治其徒。

据至正八年（

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在元代木速

蛮属色目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代的也里

元朝人通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

迄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来自希腊语

可温也享受优免差发徭役的特权，但规定“种田入租，贸易输

税”。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其他以从政而见于史

传者亦不少，任平章政事、领崇福司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

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随

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

有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除伊斯兰教、基督教外，犹太教在元代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和发展，使该教继宋代之后在中国再度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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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此教为“博教”为博（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社会的解

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成“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

积累和发展，至元代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

世纪，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得到蒙古皇室的崇尚，但并没有排斥

蒙古萨满教的统治地位。而且，藏传佛教的影响只局限在蒙古宫

廷之中，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有元一代，皇室祭祖、祭太

庙、皇帝驾幸上都等，皆以萨满主祭祀。每遇战事，则由萨满进行

占卜以断吉凶。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是“长生天”，蒙古人每行事

时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于“长生天”。蒙古

萨满教的观念内容渗透到了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

行为方式的深层结构之中，积淀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

化心理结构。

“萨满”一词系通古斯语，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三朝

北盟会编》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史籍中亦写作“萨玛”、

“沙曼”、“撒牟”、“撒卯”、“萨莫”、“叉玛”、“叉马”等，《大清会典

事例》最先写作“萨满”二字。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和

鄂伦春族皆称他们的巫师为“萨满”，而蒙古人则称自己的巫师

“博”之称谓

是由“别乞”一词演变而来的。《蒙古秘史》云：“成吉思汗又对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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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萨满教的起源与发展

这段记载表明，成吉思汗时代称为“别乞”者，兼巫师与酋

孙老人说：‘兀孙、忽难、阔阔搠思、迭该这四个人，把所见的，都

不隐藏的告诉［我］；把所想的，都［不保留的］说出来，［兀孙］有

理由成为蒙古人的模范那颜，有来历的别乞。［你］是巴阿邻

［氏］长房的子孙。在我们的体例里，以别乞为重。命兀孙老人为

别乞。既然推［你］做别乞，就叫你穿白色的衣服，骑白色的骟马，

坐在坐人之上，议论年月［的吉凶］，加以敬重，。如此降下了圣

旨。”

长于一身。“博”即“别乞”之音变，可见“博”之称谓源远流长。

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对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族的

萨满教进行了调查，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等地，“萨满教”之称谓，

遂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宗教的国际通用术语，故蒙古民族的“博

教”亦被称作“萨满教”。既然误称已变为通称，本书中姑且称“博

教”为“蒙古萨满教。”

蒙古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且随着氏族公社的解

体，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成“人为的宗教”，并经历了不同的

历史时代流传至今。

灵魂观念是一切原始宗教的发端，考古资料表明，灵魂观念

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原始人关于灵魂和躯体的区

分概念，表明他们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已有了萌芽意识。近代

页。①札奇斯钦新译并注释：《蒙古秘史》，第

第 8 页



是另一种独立于身体的生命力

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爱德华 泰勒认为，原始人从两种生理现

象的观察中产生了灵魂观念：其一为出神、睡眠、疾病和死亡等

现象。原始人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是某种生命力离开和抛弃了

身体所致。其二是做梦和幻想的现象。原始人把梦幻中出现的

影象认为是灵魂的独立活动。在原始人看来，这两种生理现象都

灵魂的活动和作用，这就构

成了原始人的灵魂观念。布里亚特蒙古人传说：某夜，有一布里

亚特人，见与其同卧之友人鼻孔中爬出一蜜蜂，在所居之帐幕中

飞绕时，落于水缸边沿，忽一失足落于水中，尽力挣扎，始脱于

险，于是又飞入友人鼻孔中。醒后，问其友人，则其友人梦中经历

与蜜蜂相同。因此，在布里亚特民间，如见有蜜蜂飞入帐幕，决不

敢枉加伤害。

原始人由于相信灵魂可以独立于躯体自由往来，进而推论

出灵魂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死亡。死者既已没有生前的肉身，

便只有独立的灵魂。蒙古人将这些独立于躯体，不能返回的灵魂

称作“翁衮”。由于原始人把自己的存在看成是其它一切存在的

标准，从而把个人的直接经验用来推论其它事物的性质。蒙古族

先民由独立于死人的“翁衮”，进一步推论出其它动物、植物和一

切事物也有“翁衮”。我们在蒙古萨满教资料中可以看到种类繁

多的“翁衮”，除了死人的“翁衮”之外，还有羊翁衮、牛翁衮、马翁

衮、虎翁衮、草木翁衮、山翁衮、河流翁衮等等。

蒙古人用毛毡、丝绸、木块或青铜等制成各种形态的翁衮偶

像，供奉在蒙古包内，这就是蒙古萨满教独具特色的翁衮崇拜。

翁衮分为善翁衮和恶翁衮两类。行过大善的人的灵魂成为

善翁衮；恶人的灵魂就成为恶翁衮。不是一切灵魂都能成为翁

衮，善人的灵魂来世能得到平安生活，而恶人的灵魂只能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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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柱香已点

人世和天堂之间。恶翁衮终日彷徨于地上，它们能侵入人的身体

引起病痛，能杀死儿童。萨满的灵魂多数都成了翁衮。当恶翁衮

侵扰人时，萨满要借助善翁衮的力量与恶翁衮作斗争，把它们驱

逐出人体或住所。萨满在驱逐恶翁衮时唱道：

奔跑，奔跑，快奔跑，

快快跑，

善良的翁衮，

飞过来

飞奔，飞奔，快飞奔，

快快飞，

聪慧的翁衮

即降临。

檀木桌子已摆好，

着，

花衣萨满虔诚祈祷，

十万翁衮请附体。

翁衮拽光来，

光彩照我发，

关节体魄内，

神附自融化。

神降如薄雾，

缭绕罩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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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诺 加宾尼于像。据约翰

神明假我身，

我替神战斗。

你这害人的鬼怪，

你的要害被抓住了。

你这四处游荡的翁衮，

你的要害被抓住了。

美丽的替身已做好，

是用人骨头扎的，

在你害人的路上交给你，

拿着替身赶快离去。

翁衮的保护性力量是用偶像来代表的，除了保护众生和家

庭的翁衮偶像之外，还有许多保护牲畜、马匹和地区的翁衮偶

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见闻所

记：“他们对神的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仿照人像以毛毡做成的

偶像，他们把这些偶像放在帐幕门户的两边。在这些偶像下面，

他们放一个以毛毡做成的牛，羊等乳房的模型，他们相信这些偶

像是家畜的保护神，并能够赐于他们以乳和马驹的利益。此外还

有其他偶像，他们以绸料做成，对于这些偶像，他们非常尊敬。有

些人把这些偶像放在他们帐幕门前的一辆美丽的有篷的车子里

面，如果任何人偷窃车子里的任何东西，他就要被处死刑，决不

宽恕。当他们愿意制作这些偶像时，住在不同帐幕的所有主妇们

都聚会到一起，非常尊敬地制作它们。当她们制作完毕时，杀一

只羊举行会餐，并把羊的骨头放在火上烧掉。当任何小孩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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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也用上述方法做一个偶像，并把它捆在他的床上面。”

蒙古族先民以狩猎和驯养牲畜为生，他们衣皮革、居毡帐、

乘坐骑、食肉饮乳，衣食住行和牲畜须臾不可分离，牲畜不仅是

他们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畜群繁衍的好坏，直接

影响着他们的成败兴衰。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位于欧亚大陆的

深处，无法受到南来的暖流或北冰洋海风的影响，因而雨量缺

乏，温暖季节很短，自然现象变幻莫测。干旱和暴风雪常使大批

牲畜死亡，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于是他们试图用想象及借助

想象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进而以人自身的灵魂观念对象化，去表

象和崇拜它。由此，代表各种自然力的神就产生了。蒙古萨满教

万神殿中的闪电腾格里、雷鸣腾格里、雾气腾格里、哈尔新腾格

里、埃木尔申腾格里、休鲁腾格里、七星腾格里等等，即属此类神

灵。闪电腾格里和雷鸣腾格里是降雨之神，雾气腾格里主宰云

雾，哈尔新腾格里掌管西风，埃木尔申腾格里掌管东风，休鲁腾

格里能降寒霜。

初民将人自身的灵魂观念对象化和客观化，并附加到自然

和自然力之上。在异化为各种神灵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见到两类

对象：一类是可见不可及，完全不能把握的对象，如天空、太阳、

星辰、风霜雨雪、雷鸣电闪、等等；一类是可见又可及，能够把握

或部分能够把握的对象，如石头、树木、山河等。神灵观念的根源

及其核心在于前一类对象，后一类对象不可能直接产生神灵观

念。蒙古萨满教万神殿中虽有树神腾格里、草木神腾格里、山神

年版，第①［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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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鲁思”

腾格里、水神腾格里等等，乃是蒙古萨满教发展的结果，它们的

神性是后来赋予的，它们最初只是被称为“翁衮”的精灵，随着神

灵范围不断扩大，一部分翁衮升级为神灵。所以，蒙古萨满教中

有树翁衮、山翁衮，河流翁衮等，而没有天翁衮、太阳翁衮、星星

翁衮⋯⋯。因为人们最初崇拜的对象只能是那种可见不可及的、

主宰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而不会将自己能够把握的事物

奉为神灵并对之顶礼膜拜的。

畜牧业出现以后，首先需要掌握不同季节的气象变化，当太

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闪电轰击树木、牲畜和人类，雨水灌

溉牧场时，它们便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人们尊崇这些给人类带

来祸福的自然力量，并赋予这些自然力量越来越确定的实体形

式。在蒙古语中，“神”、“天神”和“天空”都用“腾格里”一词来表

示。也就是说，蒙古萨满教的神灵起源于天体和天体现象。最初

的“腾格里”尚未具备一般性功能和意义，它们只是有限事物所

具有的某种属性或功能的主宰，是彼此不相隶属、各自独立的

神。

和

据《蒙古秘史》和拉施特《史集》记载，十世纪，由于蒙古氏族

联合体的不断形成，氏族（斡孛克）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他们通常

结成各种各样的集团，这种集团蒙古人称作“亦儿坚”

，前者可译作“部落联盟”，后者可译作“国家”。

亦儿坚或兀鲁思之间常常处于敌对状态，互相交战，互相掠夺。

蒙古萨满教显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

经历了一次变化。原先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彼此不相隶属的众

多腾格里神被归属到两大对立的营垒之中：西方的五十五尊腾

格里天神为善神，东方的四十四尊腾格里天神为恶神。西方善神

与东方恶神的对抗和较量是持续性的，斗争时起时伏，双方时胜

第 13 页



穆亚和东方腾格乌兰。西方腾格里之子博和

时败。按照布里亚特神话传说，在遥远的过去，九十九尊腾格里

天神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后因权力之争而分裂为两大阵营，西方

五十五尊腾格里善神的首领是霍尔穆兹达；东方四十四尊恶神

的首领是阿达

泰里共同发明了炼铁技术，但博和 穆亚夺走了

泰里的冶铁作坊，于是他们降临下界，变成公牛，互相争

里之子博和

博和

穆亚成了胜利者，成为白色牲

泰里回到东方后，被称作“古日尔腾

斗。最后，西方腾格里之子博和

畜的保护神；战败的博和

格里”，成为黑色牲畜的保护神。

古代蒙古族因何以日落之“西方”代表光明与善良，而日出

之“东方”却代表黑暗与罪恶呢？这与古代蒙古人观念中冥域所

处的方位不无关系，其源头尤为古远。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中，

阴间不是在地下，而是在东方或东北方，勒拿河为“阴间”和“阳

间”分界线。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去东方”一语与“死亡”同义，人

死后即去勒拿河东边的阴间。在蒙古语中，“东方”和“左方”用同

一个词表示，所以葬礼中要围绕坟墓自右向左转三圈，用左手向

左方洒酒。阴间有“东方众哈特”，他们是东方众腾格里天神的后

裔，乘黑色马黑色车。埃尔莱恩汗是东方众哈特之首领，他主宰

阴间，拥有助手、告密者和代理者等随从。冥府设有八十八座监

狱，狱中备有各种刑具。所谓“三界宇宙说”，即我们熟知的天堂

和地狱分居上下、人的世界居于中间位置的多重世界的观念，实

为吸取佛教的宇宙结构论并加以萨满教化的次生观念，并非是

蒙古萨满教的原生观念。

随着人类自主性活动不断地延伸和拓展，并在这日益扩展

的范围内不断的组织和调整，神灵世界也以同样的节奏经历着

连续组织调整过程。所以，随着草原各部落之间长期割据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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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卷第

长生

结束和统一的蒙古国家的建立，二元对立的众腾格里天神必然

走向统一，于是便出现了统率众腾格里天神的至上神

天。

腾格里天神。

蒙古萨满教的祈祷词曰：上有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为首者

是蒙客

腾格里，义为“永恒的天”或“永恒的天神”，明译《蒙蒙客

古秘史》译作“长生天”。

腾格里”（长生天），这十一处都是在乞颜氏

《蒙古秘史》中共有六十九处提到“腾格里”（天神），其中有

十一处称作“蒙客
，贵族“立贴真做了皇帝，号成吉思 以后才出现的。可见，蒙客

腾格里（长生天）是人间的专制君主在天界的投影，是人们把

专制君主的观念推广到神灵世界的结果。

荫里”。据列宁格勒所藏蒙古萨满教手稿

元朝历代皇帝的诏书开篇必写“长生天底气力里，皇帝底福

号记载：“长生天

（蒙客 腾格里）是所有天神中的最高者”，“所有万物的最高君

主”。蒙古萨满教的发愿文中记有：“太阳和月亮也都被长生天

（蒙客 腾格里）降服了”，“主宰一切的长生天”。

蒙古谚语《智慧集》中另有一种表达形式：

“最高的腾格里天神是长生天，其王是霍尔穆兹达腾格里”。

号记载，有“以霍尔穆兹达

为首的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和“由霍尔穆兹达所主宰的九十九

尊腾格里天神”之说。

腾格里）即是霍尔穆从上述记载可以断定，长生天（蒙客

兹达。霍尔穆兹达由原先的西方五十五尊腾格里天神首领上升

节。①《蒙古秘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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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萨满教的神灵系统（ 二

页。

为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之王，成为主宰整个自然和社会的至上

神。

加宾尼《蒙古行纪》云：“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神，他普兰诺

们相信他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他是世界上的美

好事物也是种种艰难困苦的赐予者。”

《多桑蒙古史》云：“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皆承认有一

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

《元史》云：“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

帝后亲之，宗戚助祭。”

总之，蒙古民族的至上神观念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并

成为代代承袭的正统宗教观念，对蒙古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意

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蒙古民族对“长生天”的信仰和崇拜是极为普遍的，上自皇

帝、王公、贵族，下至牧民大众，在即位、战争、例行公事等一切场

合都要向“长生天”祈祷。《蒙鞑备录》云：“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

称天”。《黑鞑事略》云：“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

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巳为之事，则曰：天识

著。无一事不归之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

蒙古萨满教起源于原始社会，但它是在奴隶制社会得以成

年版，第①［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 。

页。②《多桑蒙古史》，上册，第
年版，第③《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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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罕

熟和完备的。在它的万神殿中出现了一个高于其它诸神的“长生

天”，我们称之为至上神。但至上神崇拜并不等于一神教，因为它

并不否认至上神以外存在众神。所以，蒙古萨满教的长生天不同

于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基督教的上帝创造并主宰

世界，它超乎万物之处，又贯乎万物之中，上帝之外，别无他神。

伊斯兰教的信条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是“至清至真”，

“原有独尊”。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仅肯定

神的至上性，而且肯定神的唯一性。蒙古萨满教强调“长生天”的

至上性，但并不否定其它诸神的存在。况且，进入奴隶制时代之

后，其它诸神的性质也发生了彻底变化，原来代表各种自然力的

神也获得了社会属性。例如：

乌兰苏罕 腾格里是血红色天的化身，在萨满的咒语中

把它描述为：“人血是我的饮料，人肉是我的食物⋯⋯”。

腾格里成为铁匠的保护神，是从事铁匠职业的人

们最崇敬的天神。

古日尔 腾格里是造谣中伤者的保护神，为了避免受谣言

伤害，人们要为它举行祭祀仪式，乞求它生怜悯之心。

阿达噶

“阿达噶 汗，

腾格里具有一系列功能，人们经常向它祈祷：

腾格里

你那雷鸣般的声音，

在悬崖边回响，

蒙古人思想的统一者⋯⋯

你有强壮而高大的身躯，

如同闪电一般，

各种浮云之主，

长有一万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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